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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剪影

彭光钦（1906—1991)，四川省长寿

县太平乡人。1922年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

部。在清华学校读书期间曾担任首届学生

代表大会主席。1927年秋以庚款官费留

美，1933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

士学位。1934年秋应梅贻琦校长之召，返

回母校清华大学生物学系任教。1937年随

清华大学南迁，任西南联大生物学系教

授。1941年之后，先后任教于广西医学

院、广西大学。1944年春，率领调查队进

入广西越南交界的“十万大山”地区徒步

考察三个月，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

此开启了中国天然橡胶科学研究的历史。

1947年—1949年，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重庆

工业试验所所长。

解放后，曾任重庆西南工业试验所所

长、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1957年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

会委员。同年经许德珩介绍加入“九三学

社”，成为广东省“九三学社”的副主任

委员。后被打成极右派，撤消副所长职务。

1962年任海南热带作物研究院研究员。“文

革”后，任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

首次发现橡胶植物

上世纪40年代初期，我大片国土被日

军占领，国际交通被截断。为了解救国家

危难，“国防科学策进会”登报呼吁科学

界解决国家刻不容缓的十大难题，其中之

一是寻找和开发国产橡胶资源。橡胶是现

代工业的重要原料，也是国防上不可缺少

的战略物资。我国向来不生产橡胶，也没

有发现橡胶植物。因此国防民用所需橡胶

原料及其制品几乎完全依赖外国。

当时，广西大学彭光钦正潜心于物理

化学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成果，已发表

的《分子旋转容积假说》、《水分子之聚

合》、《定压气体克分子热容量与克分

子气化热之关系》、《苦楝树茎皮之化学

分析》和《苦楝树驱蛔剂之临症试验》等

十多篇学术论文，在物理化学界引起高度

重视，评价极高。可是“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这是历代爱国志士的人生准则，国难

当头，还有什么比拯救祖国更紧要呢？彭光

钦见报后，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毅然转移

科研重心，从此竭尽全力探索橡胶资源。

广袤的华夏大地究竟有没有橡胶植

中国“橡胶之父”彭光钦
〇彭正方

1935年彭光钦夫妇在清华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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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一重大命题日夜在彭光钦脑际萦

回。

1943年春的一天早晨，彭光钦离开校

园，在桂林近郊散步。偶然间，他发现一

种爬在树上的藤本植物，近前细察，摘下

一片叶子即有乳状浓浆流出，滴在手指

上，粘糊糊的，很快凝固。啊！橡胶！这

不正是我要寻找的橡胶类植物吗？他欣喜

若狂，小心翼翼地连根拔起那棵植物，带

回学校研究。他从图书馆借回《本草纲

目》，从中查到那植物名称为薜荔，属桑

科，俗名无花果。薜荔与印度橡胶树为同

属，同属植物可以生产橡胶的有近十种，但

在世界橡胶植物中，尚无关于薜荔的记录。

经过胶浆保存、凝固、烘干、提纯、

橡胶溶解、燃烧、熏烟、冷法调硫、热法

调硫和调硫加速等十项试验，证明薜荔干

枝叶流出的乳状浓浆为胶浆，由这种乳

浆制成的橡胶，与其他天然橡胶无异。尔

后，彭光钦把制成的橡胶送给当时的广西

绥靖公署橡胶厂造成多种胶制品，于1943

年10月3日在广西桂林市依仁路广西滑翔

分会公开展览。展览内容有：薜荔植物幼

苗、果子、生胶、熟胶和皮制品如飞机零

件、汽车零件、汽车轮胎模型等。展览前

一天，《大公报》和《广西日报》都在头

版显著位置刊登消息：“西大教授发明藤

汁制胶，效用与橡皮无异”、“无花果树

熬制橡皮，西大教授彭光钦已制成物品，

明日起公开展览两天”。各界人士闻讯纷

纷前往参观，赞声不绝。

后来，彭光钦又在桂林南部的兴业县

乡间发现另一种橡胶植物大叶鹿角果，其

干、枝、叶、果均有胶浆。此种橡胶曾由

广西绥靖公署橡胶厂王衍蕃副厂长协助，

制成飞机零件、汽车零件、自来水管零

件、瓶盖和鞋底等用品三十多种，品质极

优，胜过进口产品。 

根据对上述两种橡胶植物的研究，彭

光钦与广西大学校长李运华和谭显明合作

撰写了一篇著名论文《国产橡胶之发现及

其前途》，在当年桂林举行的中国工程师

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上，彭光钦亲自宣读，

被评为第一类论文，获得了第一奖。论文

断言：“一、在桂林发现之薜荔所产橡胶

与外国所产者相同；二、兴业发现之大叶

鹿角果，为一新型橡胶，品质甚为优良；

三、长江以南各省均产薜荔，宜择原料集

中地设厂生产；四、大叶鹿角果仅产于

粤、桂、滇三省南部，应大量种植” 。

率先研究橡胶树北移

1944年秋，日寇窜犯我国西南，橡胶

物资更加紧张。彭光钦鉴于对祖国橡胶资

源有切实调查的必要，乃商于当时经济部

部长翁文灏和广西大学校长李运华，利用

自己1943年所获的科研奖金，由经济部资

助广西大学，组织我国第一支“国产橡胶

调查队”，开展调查工作。此行横跨桂、

粤、滇三省，全程2000余公里，历时半

年，发现橡胶植物共110余种，而胶质优

良、产量较大、有经济价值者8种。 

当彭光钦胜利完成考察任务返抵桂林

时，向大西南进犯的日本侵略军已直逼这

座战时的文化名城。局势紧张，广西大学

已经提前放假，师生纷纷离校。他临危

受命，先任理工学院代理院长，后任教务

长，率领广西大学师生员工历尽艰辛，徒

步跋涉千里，迁校到贵州省榕江。在一度

与当局联系中断、经费断绝的绝境下，他

人物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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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私人关系，临时向一位富有的老乡借

钱坚持办学，使数以千计师生员工得以度

过最艰难的时刻。

抗战胜利后，彭光钦任国民政府经济

部重庆工业试验所（前身为中央工业试验

所）所长，同时兼任重庆大学教授。该所

设有8个试验室、5个试验工厂，彭光钦

兼任橡胶试验室、油脂试验室和北碚联合

试验室主任。在此期间，他除了担负繁琐

的行政事务之外，对有关国防科学如尿素

的提炼（当年国防科学策进会呼吁科学界

解决的十大难题之二）、糠醛的制造、石

油的检定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

果。同时，他还深入考察了重庆引种印度

橡胶树垂20余年历史以及产胶质量，派人

深入云南西南边境考察气象地貌和生态，

参照海南岛移植巴西橡胶树的情况，反复

对比研究，从中拓宽了眼界，认定除海南

岛以外，云南西南边境的澜沧江流域是极

有希望的巴西橡胶树移植区。因为上述自

然区域受印度洋热流的穿透，气温和雨量

都特别高，所以他认定我国这一部分北回

归线以北地区可种巴西橡胶树的面积，可

能比海南岛还广，成绩也可能更好，大有

推广的必要与可能。与此同时，他通过对

印度橡胶树与巴西橡胶树生理生化共性的

研究，判定在我国亚热带地区如粤、桂、

滇三省的南部，海南岛、澜沧江河谷等都

可以种植。根据以上推论，归结到一点，

就是橡胶树可以北移。另一方面，彭光钦

又亲自为橡胶树北移作系列的研究和实

验。他主持和指导了“重庆地区印度橡胶

树割胶产胶试验”、“重庆地区印度橡

胶树乳胶系统分析（全年候分析）”、

“重庆地区印度橡胶树栽培实验”、“云

南（河口地区）橡胶树生态考察和割胶

观察”、“云南藤本橡胶生态考察”、

“云南藤本橡胶的品质分析”等12个科研

项目，率先开创了橡胶树北移的科研道

路，打破了国际权威认定的橡胶树种植

传统禁区。

奉调筹建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

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

争，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由于美

国对我实行禁运封锁，我国急需的橡胶无

法进口。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彭

光钦在重庆工业试验所创立了全国第一个

橡胶研究室，率先对国产天然橡胶开展广

泛、深入、系统的研究。1951年8月，西

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遵照中央财经委员会

指示，专派蒋克难等6人组成的天然橡胶

资源研究工作队（蒋任队长）到彭光钦主

持的橡胶研究室协助研究。1952年，党中

央为了粉碎外国的封锁、垄断，要求自力

更生开发国产天然橡胶这一战略资源，决

定成立以叶剑英为局长的华南垦区总局。

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亲签

调令，调彭光钦前来广州与李嘉人所长，

林西、乐天雨副所长共同筹建我国第一个

以开发天然橡胶为主的专业科研基地——

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并授任为副所

长、一级研究员。为贯彻科研与生产相结

合的方针，后迁址海南岛儋县。从此，他

全身心扑在祖国这门新兴的橡胶科研和生

产线上。他参加过国家农业考察团赴印度

尼西亚和新加坡考察，还出席了全国12年

科学发展规划会议，对橡胶生理领域的各

个环节，广泛进行探索，并在已取得的初

步成果基础上，反复深入广东、广西、云

人物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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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各地，进行纵深的调查研究，然后逐

步制订一整套周密的规划，付诸实施。

1958—1967年间，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

他仍然撰写了18篇科研论文，其中与人合

作撰写的有8篇。

任何事物都有它内在和外在的联系，

为了实现橡胶树北移的宏伟目标，必须彻

底摸清橡胶树的生理机制和生化规律，包

括橡胶树生化分析与鉴定，生理诊断与

全面处理，增产刺激措施，旁及胶园抚育

与管理体制，以至越冬品种的培育等共有

30多个项目。彭光钦和同事们共同奋力攻

关，特别着重研究橡胶生物合成和生理机

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如华南橡胶化学性

质变异的研究、胶乳膏化浓缩化问题、膏

化剂的制备、排胶障碍的分析及其化学防

治与处理、产量刺激剂的作用机制等。他

把综合研究的心得，写成《橡胶树的产胶

生理》一书，作为教学讲义，因适逢“文

化大革命”而未能出版。

魂系胶园

彭光钦少年时在家乡学校读书，聪明

勤学，成绩优异。1922年中学毕业后，经

考试保送进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部。

1927年秋以庚款官费留美，进入斯坦福大

学攻读生物学。后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研究院生物科学部深造，1931年获该院哲

学（生物学）博士学位。旋赴西欧继续深

造，先在德国柏林威廉皇家生物学研究院

攻读，1934年赴意大利那波里动物学会任

研究员。留学欧美期间，他先后发表了许

多出色的科学论著，博得国际生物学界的

重视。1934年底回国，先后任教于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

大、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重庆大学

等，1948年获一级教授衔。早在清华大学

读书时，他就翻译出版了三本专著，即

《生物学与人类自由进步》、《会议法研

究》（梁启超署检）和《普通生物学》

（蔡元培署检），还担任过学生代表大会

主席。1946年和1948年先后出版了两本论

文集，共收编他的论文45篇。

由于彭光钦在生物化学界很有名望，

留美回国后，美国有几所大学曾多次邀请

他去任教，他一次又一次地婉言谢绝，甘

愿与祖国同甘苦，共患难。解放前夕，国

民党当局要带走包括彭光钦在内的七位名

流学者，撤离重庆前往台湾。他获悉后设

法躲避，逃过了被强行劫持的危险，迎来

了解放。就在重庆刚解放的第三天，当时

主持西南军政工作的刘伯承、邓小平在重

庆接见了彭光钦，勉励他和全国人民一道

建设新中国，继续留任重庆工业试验所所

长。他深受鼓舞，心情无比激动，更加热爱

祖国，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整个身心都倾

注在橡胶事业的科研、教学和实践上。

1956年，彭光钦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参加筹建九三学社广州分社，任筹备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广东省

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1957年他蒙冤被打成“右派”，撤销

副所长等职务，降职降薪，下放到儋县联

昌橡胶试验站劳动改造。1961年，粤西建

设农场的橡胶树发生严重疾病，彭光钦

被派去“蹲点”。在那里，他长期栉风沐

雨、风餐露宿，完成了治愈橡胶树疾病

的任务。同时他给该病起名为“排胶障

碍”，这一名称现已成为橡胶种植专业的

通用术语。在这期间，他首创用中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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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汤”治愈橡胶树褐皮病，还悄悄地进行

化学刺激橡胶树增产试验，并取得了初步

成果。他想，化学刺激橡胶树增产试验一

旦成功，在橡胶园全面推广，产胶量将会

有一个飞跃。对此，他充满信心。殊料，

正在他忘我工作成功在即的时候，1966年

秋末的一天，突然被召回“两院”（此时

研究所已扩充为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和华

南热带作物学院，简称“两院”），行装

未卸，即奉命将其积长期科研心血的总结

全部移交出来，同时被扣上了“反动学术

权威”等几顶帽子，剥夺了进实验室的资

格。“文革”到来，全国农垦战线杰出的

橡胶专家、惟一的一级教授、一级研究员

竟从此与实验室无缘了。这是何等令人痛

心疾首的事啊！

由于彭光钦不与造反派合作，“顽固

不化”，“死不悔改”，最后被关进一个

特殊的“牛栏”。这个“牛栏”设在研究

院一个装农药的地下室，终年昏暗无光，

阴冷潮湿，臭气难闻。关进“牛栏”不

久，他就感到浑身关节酸痛。因为得不到

应有的治疗，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

病势日渐加剧，终于恶化为半身不遂，语

言器官也发生了障碍。

在十年浩劫期间，每当听到有关国家

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遭受破坏和损失，彭

光钦就发出沉痛的慨叹！他躺在病榻上仍

念念不忘橡胶树北移的工作。在北京治病

时，有一次从杂志上看到国外正用最新的

分子生物学技术，即单性繁殖改造橡胶品

系，他大受启发，连夜奋笔疾书，建议单

位选派两人和国家农业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合作，由他带病亲自指导，进行单性繁殖

改良中国橡胶品系的研究，遗憾的是他的

建议和方案如石沉大海。好心人劝他静心

休养，别枉费心机，但他说：“一个愿把

生命献给科学的人，一天不动脑筋是不可

思议的。”

“文革”中的1972年，彭光钦曾在夫

人吴湘和女儿的陪伴下到北京治病，他见

到了清华学校时期的同学如：北京大学化

学系主任孙承谔，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生

理学会主席赵以炳等，这给他带来了难以

言喻的欢乐。最令人唏嘘的是去拜访了清

华学校时代的老师叶企孙，师生两人都不

良于行，都有口难言，唯有四目相投，紧

握双手，默默以对良久，挥手而别。经历

了长期劫难，叶老独身一人，疾病缠身，

没有亲人照料，其生存质量之差，他感到

无比辛酸。 

粉碎“四人帮”后，和千百万被诬陷

的无辜者一样，彭光钦获得了新生。1980

年1月，他被错划的“右派”问题获得平

反改正。之前，单位派人动员他填表退

休，从不动怒的他这时发火了，从不动怒

的他这时发火了，按捺不住挣扎着坐起身

子（此时他已失去清楚讲话的能力，只能1985年彭光钦学长在广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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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含混的简单词句），颤抖着吃力地

说：“ 我…不…退…休！我…还…能…

干，我…还…要…回…去…。”

由于健康和其他原因，翌年彭光钦还

是含泪离开了“两院”，调回广州，任广

东省文史馆副馆长。回广州后，彭光钦日

夜思念着“两院”，常常感到心神不宁

难以入睡，整天唠叨着要回“两院”看一

看。为了满足他的心愿，同年9月，由女

儿陪同，专程让他回到海南岛儋县阔别了

8年的“两院”，寻踪觅迹，拜访同事、

故友。有的同事见他回来，拥抱着他失声

痛哭，有的曾经整过他的人，私下托人送

来一篓鸡蛋。这一切使彭光钦潜伏在心底

的感情如激流涌动，他躺在床上哭了，哭

得那么伤心，那么凄惨。是什么力量使他

的心灵颤栗呢，是胶园里一棵棵生机勃勃

的橡胶树，还是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善良

的脸？是实验室，是图书馆？是他打扫过

的茅坑，还是粘过他膝盖鲜血的砂粒？是

的，是这一切，唤醒了他生命逝去的执著

和回归。若不是白发苍苍，若不是病魔缠

身，若不是……无论如何他也不离开和同

事们共同创建、倾注了他毕生心血的橡胶

园。返回广州不久，他旧病复发，身体彻

底垮了，双腿不能动弹，完全丧失了语言

功能。

1991年9月21日，彭光钦因病医治无

效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

选自《广东民主人士名人传》

清明，慎终追远的日子，父亲朱广福

（右白）逝世50周年了，早就该写点文字

纪念他了！

我坐在落地玻璃窗内的书桌前，阳光

照进来，暖融融的，杏花、李花、樱花、

桃花，次第开放，鸟儿喳喳来回欢唱。

七十有三的我，享受着退休的安宁生活。

想起我的父亲，他的晚年却没过过一天这

样的生活。

父亲于1896年阴历九月出生在江苏省

泰兴县南门外毘卢寺与新镇市当中的西六

圩书香人家。叔祖朱铭盘（曼君）先生以

诗文享誉公卿间，与周彦升、张季直同参

吴武壮幕府，随军驻扎朝鲜，为中东事变

的幕后人物。其父朱月清是个忠厚老实、

不多言语、在家坐馆的塾师兼看小儿科的

中医。父亲幼秉父教，勤奋学习，嗜吟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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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朱广福
〇朱新兰


